
!"#$%!

UVWX5YF"JZ[\]^_(`a

李　甜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毗邻徽州的宁国府旌德县方氏，通过重修家谱和兴建统宗祠，在清代前期完成了宗族整合。但山
区开发的进程造成各支派实力的消长，使得旌德方氏的统宗行为难以维系，并推动其大宗隐龙方氏加强内部

整合和寻求象征资源。隐龙方氏通过与徽州方氏联宗，在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得了东南

区域方氏群体的认同，此举措对于维系其在旌德方氏族内的影响力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对隐龙方氏参与会

谱的利益动机加以分析，可以在歙淳方氏宗族组织扩大的表象下，对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有更全面的认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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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学界长期关注的主
题之一①。徽州作为宗族制度较为发达的地区，也已引

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宗族制度、宗族结构、社会
①最新综述参见常建华：《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

述》，《安徽史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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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宗族与商业关系等方面，取得不少成果①。就徽州

方氏而言，学界已有不少研究积累，管见所及，唐力行以

徽州方氏发展历程为个案，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变迁作了

探讨②；韩国学者朴元説研究了柳亭山方氏的宗族联合，

依托真应庙会谱分析了歙淳方氏扩大宗族组织的过程，

注意到歙县、淳安两地真应庙发展脉络的差异，并对徽商

与宗族、市镇与宗族等做过专题考察③；方光禄也以歙淳

方氏为例，讨论了徽州宗法组织结构④。

历史上的徽州与毗邻区域关系密切，人口迁徙相当

频繁，许多生动的历史细节借助乡土文献得以保存下来。

因此，借助微观个案窥探宗族发展的脉络，研究徽州本土

与毗邻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尚有一定的开拓空间。关

于徽州本土与周遭区域宗族关系的研究，臼井佐知子在

研究徽州汪氏宗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时，曾简要涉及徽

州以外的旌德县汪氏家族⑤。朴元説将歙县和淳安方氏

视作研究整体，也突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朴氏认为：

“乾隆十八年以前方氏宗族组织已由十二派扩大至十八

派。后加之六派也与前十二派一样，大体按歙县的地名

各取派名。但也有像绩溪城南、绩溪浒里派超出歙县地

界的派名。柳山方氏的宗族组织终于超越了歙县和淳安

县的范畴而扩展到邻近的绩溪县。”⑥朴氏曾访问过绩

溪浒里，但没有田野和文献上的进一步收获⑦。因此，关

于宗族整合背后的因素，朴氏倾向于将歙淳方氏视作整

体，重点考察了歙淳方氏与他姓竞争背后的族姓动机，没

有对参与会谱的方氏各支派之动机展开深度分析。笔者

认为，关于歙淳方氏宗族组织的地理空间，其实际扩展范

围比朴氏估计得要大；参与会谱的方氏各支派之动机，也

有必要纳入研究视野。有鉴于此，本文在朴氏研究基础

上，尝试以宁国府旌德县的方氏宗族文献为中心，从参与

歙淳方氏会谱的隐龙方氏之角度，来探究参与会谱支派

的意图，并就毗邻徽州的宗族与徽州宗族之间的互动关

系背后所展现的利益动机进行探讨。

一、旌德方氏及其宗族整合

旌德方氏由来已久。据方氏谱牒记载，晋代时方法

立追随为官的父亲方苋来到宣州，南游龙头山，见此地山

川秀丽，遂筑室定居，乡人称为方村（位于今旌德县三溪

镇）。唐代中期割太平县东乡设旌德县，外迁云襄地方

的方德做出让家宅为县治之举，复迁回方村，“是为大

宗”⑧。此后衍为方盛、方盈、方璇三大派，共尊方德的

五世孙方元荡为旌德始祖。

旌德方氏三大派历经千百年发展变迁，形成众多的

分支别派，“蔓延散处，若城若乡二十余族矣”⑨。如方

伯成沿着县城孔道顺流而下十余里定居，衍为板山派⑩。

方鹏翔以农事开业，传数世而人文蔚起，很快就发展为人

文蔚盛的厚儒派瑏瑡。方奇与方新兄弟二人前往龙山下垦

荒，消除虎患后定居下来，形成了有东门、西门之分的水

西派瑏瑢。

旌德方氏各支派发展迅速，但也出现令他们感到忧

虑的问题，“特虑世远年湮，容有非类而冒宗，有同宗而

秦越视之者”瑏瑣。面对宗支散杂和地域竞争的压力，旌

德方氏在宗族整合上作出不少努力，尤以实力雄厚的方

璇派华坦方氏和方盈派隐龙方氏尚文坊支出力为勤，其

努力主要体现在家谱编撰和宗祠兴修两方面。

①唐力行：《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２００３
年第２期。

②唐力行：《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
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③（韩）朴元説：《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
的扩大》，《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徽州真应庙之宗
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以歙县的柳山方氏为中心》，《中

国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明清时代徽州商人与宗族组
织———以歙县的柳山方氏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

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明代中期的徽州商人方用彬》，《徽
学》第 ３卷，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方仙翁庙
考———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郑振满、陈

春声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明清时代徽州的市镇与宗族———歙县岩镇和柳

山方氏环岩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以上论文皆收入其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歙县方氏

的个案研究》（中文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并有修改。

④方光禄：《淳歙方氏宗法组织上层结构浅论》，《徽
州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⑤（日）臼井佐知子：《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
活动》，《江淮论坛》１９９５年第１、２期。

⑥⑦（韩）朴元説：《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歙县方氏
的个案研究》，第９２、２１９页。

⑧（清）方学成：《华南先德述·华南方氏先世纪
略》，收入《松华馆合集》，乾隆年间松华堂刻本。

⑨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 １《方氏续修家谱
叙》，康熙三十七年刻本。

⑩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１《伯成公支谱序》。
瑏瑡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１《康熙年厚儒原序》，民

国十年木活字本。

瑏瑢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１《康熙年水西西门佛子
岭龙山序》。

瑏瑣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１《玉井派重修世谱
序》。

其一，编撰统宗谱。明代时旌德方氏分别于景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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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嘉靖年间三次修谱，此后久未修谱①。清康熙年间，

隐龙方氏发起倡修统谱，方氏居旌三十派的代表齐集于

旌德县城，在梓山下的隐龙方氏尚文坊支祠设立统局，耗

费四年时间修撰成统谱②。旌德方氏统宗的决心得到体

现，主事者方安国由衷地称颂“且有不念旧恶气量，乃固

请相与修辑”③的融洽局面。在修谱过程中，尚文坊支

不仅提供了场所，还有士绅方安国、方良珍等人的参与，

“首创弘图”④，其中“弘图”二字被续谱者改为意义更为

明显的“谱事”。至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旌德方氏统
修宗谱》（以下简称“康熙统谱”）修成。

其二，兴修统宗祠。歙淳方氏合修柳山真应庙统宗

祠，对于旌德方氏而言是极大的刺激和示范，“?公合徽

郡而建祀于歙邑，我伯源公尝己出赀而奉其祀，已而元荡

公之合祠未建，于礼则为缺，于义则未安”⑤。对比之

下，择通衢胜地修建方氏统宗祠便成为很现实的需求。

华坦方氏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如商人方普在创建旌

德方氏祖庙和整理华坦支派家谱方面出力甚多，未竟之

事由其子方廷禄奉遗命完成⑥。尚文坊等十八个支派欲

为唐代始祖方元荡立祠祭祀，但耗费三十年而未成功，来

自华坦方氏的商人方璧，建议选址城东梓山之下，并出赀

助修，最终在乾隆五年（１７４０）顺利开工。两年后，旌德
方氏统宗祠顺利建成⑦。

旌德方氏为维系宗族团结和加强控制，出台了一些

鼓励和制约规则，这与徽州宗族内部的控制方式颇为相

似⑧。康熙统谱刊载了续谱人员的姓名，以激励族人的

参与热情，希望能以此感召继起之秀⑨。编修者首次议

定行派，要求挨次取名，本派若不遵守，罚米五石入众祭

祖，以加强宗族制约⑩。

自雍正七年（１７２９）起，旌德方氏开始执行严格的会
谱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宗族控制。康熙统谱的卷首几页，

残留有十四枚会谱关防，多为红色长条式样，除部分残损

外，基本保存了原貌。关防时间涵盖了自雍正七年至咸

丰九年之间的１３０年，折射出会谱的执行力度。首枚关
防系雍正七年四月初十日会谱的决议：“每经十年一会，

约于三月十五日齐集敦睦堂。如一部不到，公议罚银五

两，以为祭祖之资。自会之后，如无此印，即系假谱，检出

不用。”此时，方氏统宗祠尚未建成，敦睦堂可能系尚文

坊支祠堂。乾隆至咸丰年间的十三枚会谱关防，包括乾

隆四年、乾隆十四年、乾隆二十四年、乾隆三十四年、乾隆

四十四年、［残缺］、嘉庆四年（１７９９）、［残缺］、嘉庆二十
四年、道光九年（１８２９）、道光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最
后一枚是太平军扰徽前夕的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其余的
几枚戳记，涉及到宗族会谱的实际制约状况。如其中一

枚墨色图记，系对外迁支派屡会不到的处罚决定：“夜字

号谱因居宁邑，屡会未到，各谱已注空号。己丑携会，照

例议罚外，又演戏。公议仍作真正宗谱流传。”据康熙

《宁国县志》载，旌德方氏后裔方壶隐居宁国瓦陶岭之

上，其后代择岭而家，号五岭方氏。后有方泽迁居岭下，

遂更其里曰泽夏瑏瑡。又华坦方氏有数支迁往旌德，其中

有方长尧在宁国县经商瑏瑢，可能即是相关支派。

据统计，统宗族谱共７６部，内除注销、废讫、被火、空

号，实存７０部。除未领空号外，家谱在保存过程中可能

遭遇水火之灾，这些损耗导致实际持有谱牒数目的减少，

而部分持谱族人的生活困窘、假冒宗支和地域竞争的实

际需求，又促成私卖家谱的行为屡禁不止，方氏宗族对此

有几例处罚案例。在乾隆二十四年会验中，查出玉井派

方崇兴所执露字号、通分所执巨字号俱被其子方楷、方一

佑私卖掉，遂将方崇兴一支照例逐出，并处以罚银和没收

家谱。在嘉庆十四年会验中，又查出村口派方富美私卖

出云字号谱四本，考虑到其“孤立一人，立锥无地”，从轻

处理，按照处罚方崇兴成例，将之逐出祠堂并注销该谱。

在咸丰九年会验中，“查得合同派署字号内有伍、陆、壹

拾卷肆本涂改甚多，本不加戳，姑念愚误，从轻议罚”。

①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１《原序》、《纂修人名》。

②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 １《方氏续修宗谱
序》、《永丰方氏续修谱序》。

③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１《旌德方氏纂修宗
谱序》。

④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１《方氏世谱序》。

⑤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３《满公宗祀合记》。

⑥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１１《方君仲周传》。

⑦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末《方君雪峰公传》，
光绪二十六年木活字本。

⑧参见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伦常秩序控
制》，《江海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３期。详见氏著：《明清时期徽
州宗族内部的社会控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６年。

⑨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２《族谱凡例》。

⑩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 ３《旌德方氏排行
引》。

瑏瑡康熙《宁国县志》卷８《隐逸·理学附》，康熙五十
二年刻本。

瑏瑢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１１《方隐君汝大公
传》。

瑏瑣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１《康熙年厚儒原序》。

尽管会谱活动一直在延续，但旌德方氏续修统宗谱

的行为却难以维系。按照康熙年间方中矩的说法：“凡

属宗盟，固世远而难稽，涣散而莫统矣。”瑏瑣明嘉靖年间

修撰统谱以后，直到康熙三十七年才得以续修方氏统谱。

根据光绪华坦支谱中“统宗谱牒自康熙三十七年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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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今百有余载”①的记载可推知，康熙统谱是旌德方氏

最后的统谱。

考察旌德方氏统谱难以维系的因素，除了实际修撰

操作的困难，还在于各支派实力的发生变化，促成支派意

识的凸显，从而影响了旌德方氏的整体认同。伴随着明

代中后期山区开发进程的加快，各派发展情况出现差异，

如隐龙、玉井、尚文坊等支，“特达者非一人，潜修者非一

士”②，支派发展相当迅速。至康熙年间，旌德方氏三大

派之间的实力可谓悬殊。方盛派人口最少，人丁不旺；方

盈派人口最多，除占据方氏地望隐龙之外，“延蔓于旌之

城坊乡井”③，迁入县城的尚文坊支占据了经济和文化

优势；方璇派实力在两派之间，其迁外人口占到相当比

重，尤以华坦支为典型④。方氏各支派中有实力者，各因

其居址修葺之便建立分祠，“三派派各立祠，隐龙两祠，

玉井一，华坦一，梓山支祠一”，其中华坦属方璇派，隐

龙、玉井和梓山（即尚文坊）属方盈派，至少以上四个方

氏支派已有相当程度的支派意识。顺治年间建设的隐龙

满公分祠堂，其颇费周折的命名过程，展现出更为细致的

支派意识：“我族自伯源公始迁隐龙，不曰伯源公何也，

以伯源公后调公、萃公分为两村，各有祠也。不曰萃公又

何也，以萃公之下、满公之上分支于十五都也。”⑤隐龙

分建两祠，原因在于其内部又分为上方、下方两支，各以

方调、方萃为支祠始祖。

且以华坦方氏作为观察支派意识凸显的例子。康熙

年间，方璇派旅外者，绝大多数属华坦支派，此势在后来

得到进一步强化。至光绪年间，方璇派居地一共有 ２３
处，其中县内５处系属其他小支；迁往外地者皆为华坦
支。其中迁省内８处，分布于宣城、繁昌、六安、宁国等
地；迁省外１０处，分布于江苏、浙江、河南、山东等省⑥。
华坦方氏在明代“未尝有招游城市、轻谒官府者”⑦，尚

未养成经商风气。清初以来，旅外经商者渐多。方懋学

“弃业就贾，而家道鼎盛，阡陌堂构，焕然一新”⑧，给族

人树立良好的经商典范。方懋学之子方振元读书不成，

也步其父后尘⑨。方蛟在浙江桐乡贸易，为迎合地方人

士，创建了宣桐义园⑩。方长尧弃儒就贾，在宁国县经

商，同样获得了士人认同，与宣城名士施闰章交好瑏瑡。由

此可见，良好的经济基础，有助于支派宗祠的建设；而旌

德方氏统宗谱难以为继，又给华坦方氏支派意识的崛起

创造了契机。元代方惟昌作为华坦方氏的发祥之祖，其

墓地被当作凝聚支派意识的场所，“先生后裔思先生之

德勿衰，复建支祠以祀先生”。经过一系列努力，华坦方

氏形成了“合建宗祠，因输田以为寝室，而方氏族日益

昌”的良性局面瑏瑢。商人方懋学的孙子方璧，在康熙三

十年于村西建造宗祠的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瑏瑣。乾隆年

间的方学成，参与修撰过乾隆《宁国府志》，在其著作中

收录《华南先德述》瑏瑤一文，系统地梳理了华坦方氏的历

史渊源。道光华坦支谱的修撰，是华坦方氏支派意识形

成的标志，“故从前方氏宗谱均合旌德方姓为一，华坦之

别有谱，倡修于道光初年也”瑏瑥。在光绪谱中，华坦方氏

对旌德方氏统宗谱难以为续的现状感到失望，希望通过

增修女行次的方式，来加强其支派内部的整合瑏瑦。依此

类推，旌德方氏其他支派大多如此。

①瑏瑦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首《旌德方氏排
行》。

②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１《旌德永丰方氏族
谱原序》。

③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１《方氏世谱序》。

④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３《历代居址地名》。

⑤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３《满公分祠堂》。

⑥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末《迁派·方璇派居
址地名》。

⑦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末《明处士方龙兴
传》。

⑧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１《华峰孟生方夫子
序》。

⑨瑏瑣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末《方君雪峰公
传》。

⑩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末《方君邗川公传》。

瑏瑡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１１《方隐君汝大公
传》。

瑏瑢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末《梅象方先生传》。

瑏瑤（清）方学成：《华南先德述·华南方氏先世纪
略》，收入《松华馆合集》。

瑏瑥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首《华坦方氏新修谱
序》。

由此可见，地域竞争的压力和歙淳方氏合修柳山真

应庙统宗祠的示范效应，刺激了旌德方氏的统宗需求。

在实力支派的支持下，通过康熙年间重修家谱和乾隆年

间兴建统宗祠来整合宗族，雍正年间确立十年会谱一次

的规定也得到严格遵循，一直坚持到太平天国战乱到来

为止。但随着旌德方氏各支派实力的消长，促成支派意

识的凸显，加上统谱难以维系，又影响了方氏宗族的整体

认同感。宗族整合的聚合性和支派意识的离散性，两种

力量在消长中达到有机平衡。

二、隐龙方氏及其内部整合

据隐龙方氏谱载，宋嘉年间，方盈派后裔方伯源从

咸阳县卸任归里，遨游山水，遍观名胜，游览至县城南边

十五里一处地方，见其山环水绕，宛如桃源仙境，遂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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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于此，“以其山势委蛇盘屈，有潜隐之意，故名曰隐

龙，是为隐龙肇基之始祖”①。隐龙方氏自此得名，并成

为旌德方氏众多支派的大宗。

作为大宗的隐龙方氏，要确保在旌德方氏众多支派

中的优势地位，首先面临的是支派内部的整合要求。隐

龙支派的分支可谓复杂，根据家乘记载，方伯源隐居隐龙

后，分为上方和下方两村，其子孙“为宦留家，因贾迁地，

随赘改居，转徙不一”，相继形成了十多个分支②。宋元

间方伯富自隐龙外赘，后移居形成板桥支③。厚儒支的

始迁祖方伯玉系方伯源之弟，据隐龙本村人称：“故其族

户口之繁、人物之盛，与吾隐龙相埒。”④可见该支历史

悠久和实力雄厚。明代方原真迁县城后形成隐梅支，其

后裔方友庆再迁形成尚文坊支⑤。藁口派支分出泾县尚

泽支，其裔方孟孙自元季迁居俞村后形成俞村支，该支于

民国年间加入隐龙合谱。俞村支又因生齿日繁，分徙形

成九处村落，其中方子禄迁居黄田形成黄田支⑥。基村

支也是因为基址湫隘，发展的空间有限，先后迁徙形成多

处散支，“有七里坦、犁壁石、八角亭、前场坦、沙堤、江村

之迁，且有泾县官圩、百户、太平尧村之徙，甚且有广东惠

州卫军户之派”⑦，分布范围非常广。由此可见，隐龙方

氏的支派繁衍远比旌德方氏其他支派更为复杂。

隐龙方氏内部各分支的关系，亦随着实力消长而发

生变化，其中隐龙本村并非一直占据优势地位。按照尚

文坊支的说法，宋元间悉以隐龙方氏冠名，迁居县城之

后，其后裔占据经济和文化优势，在修谱中担负重要功

能，逐渐改变隐龙本村一支独大的局面。如始迁县城的

方原真，其子方让在明代正统年间会集诸派修理家乘，为

旌德方氏的宗族整合发挥了巨大作用⑧。厚儒支与隐龙

本村实力相当，乾隆间重修隐龙支谱，即有董事在局之

士⑨。俞村支在未加入隐龙会谱之前，于乾隆年间建造

了自己的支祠⑩。隐龙本村虽人口众多，但以务农为主，

在明代和清初的旌德方氏统宗修谱活动中并不占优势。

清初以降，因地理环境的限制和人口增殖的压力，“吾村

田少，所以群趋工贾”，隐龙本村开始养成经商业贾的风

气，至乾嘉年间已成规模。如方俊的长兄创业于县城东，

二兄设肆里中，其本人携堂弟往外经商，“上至吴城、汉

口，下至芜湖、湾，广设市场，盛名愈盛”瑏瑡，一家三兄

弟皆在商界崭露头角。方维翰家中清寒，无力读书，十一

岁时被父亲带到广德州经商，三年后父亲去世，“年才十

三岁耳，而经营调剂有老成风”瑏瑢，颇有经商的天赋。随

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与之相应的是文化的兴起，自乾隆四

十年（１７７５）文会兴起后，文教方面渐有突破，逐渐改变
了业儒者“未免为樵夫所笑”瑏瑣的尴尬局面。

隐龙各支实力消长这一现实因素，影响了隐龙方氏

统宗的实际操作。就丁口而言，道光年间一则官方告示

说明：“隐龙原属老家，近而九柱人多，远而七支丁盛，因

兴谱牒以别亲疏。”民国年间官方告示依然作如此强

调瑏瑤。由此可见，隐龙方氏不仅支派众多，且各支的人口

有较大差异。根据民国《隐龙方氏宗谱》（以下简称“民

国支谱”）中所载历次修谱的纂修人名和家谱分配数量，

可以探究各支的人口变化和宗族活动的参与程度。谨将

催交人员的支派分布列下：“嘉靖统谱无此项；康熙统谱

催交：隐龙、厚儒、基村、石坦、水西、藁口、前山；乾隆支谱

催交首事：隐龙、厚儒、基村、石坦、水西、龙山、前山、湾

里；咸丰支谱催交：隐龙、基村、石坦、水西、龙山、前山、湾

里、厚儒；民国支谱催交：一甲、三甲、四甲、五甲、七甲、八

甲（以上属隐龙本村）、厚儒、基村、湾里、俞村、前山、石

坦、水西、龙山。”根据出现的名次和顺序，可见康乾年间

各支变化不大，咸丰年间已有一些变化，较大的变化发生

在清末太平天国战乱之后，隐龙方氏整体实力虽然衰减，

但形成隐龙本村一支独大的局面。参与修谱的支派中，

基村、石坦、水西、前山等支较为稳定，厚儒支的流动性较

大，俞村支直到民国支谱中才加入。至于迁入县城的尚

文坊支，该支实力雄厚，清初即拥有梓山支祠，颇有与隐

龙本村分庭抗礼之势，没有在历次隐龙方氏会谱活动中

发挥作用。民国支谱一共印刷３８部，领谱字号的分配比

例可以部分地反映各支的实力对比和参与力度。除叙伦

堂收存一部外，其余３７部在各支的分配如下：一甲４部、

四甲５部、五甲２部、七甲１２部、三甲１部、外土库２部、

八甲１部、厚儒１部、基村２部、石坦１部、龙山１部、前

山１部、俞村４部。隐龙本村以拥有２７部占据绝对份

额，但隐龙本村有上方、下方之别，且各甲所领家谱的数

①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４《始祖世系》。

②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１《迁徙》。

③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１《上泾板桥派修谱
原叙》。

④⑨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２０《平甫方明经传》。

⑤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６《尚文派·友庆公
迁梓山尚文坊记》。

⑥民国《隐龙方氏宗谱》第２册《俞村支派·家庙
图》。

⑦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１《康熙年基村原序》。

⑧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１《邻水侯传》、卷６
《尚文派·明处士方友庆公迁尚文坊基址志》。

⑩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１９《俞村派附修序》。

瑏瑡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２０《芝田公传》。

瑏瑢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２０《胜泉公传》。

瑏瑣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１《家规》。

瑏瑤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１《告示》、《新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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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相差甚大，可见其内部亦出现不平衡的状况。

太平天国战乱后，隐龙方氏的宗族重建活动受到影

响，遭遇了资料缺乏、经费困难、人才难觅等三大困难①。

隐龙上村原在宣城的试寓得到重建，但位于旌德县城的

试寓却未能复造。隐龙支派宗祠在战乱中遭焚毁，仅于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造享堂一楹，前中两进却未能规复②。
直到民国十年，隐龙方氏才完成重修支谱的事业，并照旧

例规定了会谱制度：“仍照甲巳年冬至后十日为准，内外

各派领谱者，届期咸集隐龙叙伦堂公同检核，虔诚设祭，

如有不到者，亦照旧例罚银五两入会，谱众仍追谱牒会

核。”③由此可见，以隐龙本村为大宗的隐龙方氏，于民

国初年重新完成了内部整合。

三、隐龙方氏与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

作为大宗的隐龙方氏，要确保在旌德方氏众多支派

中的优势地位，除了要面临支派内部整合的要求，更面临

着支派之间的竞争。本节试分析隐龙方氏如何在旌德方

氏的支派竞争中维持优势地位。

对比旌德方氏现存家谱可以发现，属于隐龙方氏的

民国支谱对一世祖的追溯发生变化，世系序列的数字大

大缩水，这与康熙统谱有所不同。隐龙方氏在民国支谱

中放弃方雷而选择方储④作为一世祖，应与近世以来方

储作为东南方氏宗族乃至区域性神灵的功能勃兴有关，

其中牵涉了徽州宗族竞争的时代大背景。

根据朴元説的研究，徽州方氏面对不断强化的地域

竞争，发起柳亭山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活动，吸引了以歙

县、淳安两县为主体的众多方氏支派参与进来，并将影响

波及到徽州边缘区域。朴氏认为，“方善祖并且引征《礼

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来阐明编纂统宗谱的目

的在于‘收族’。即以扩大宗族组织为首要目的。虽然

对广散江南的方储后裔进行‘收族’不大可能，但先以歙

县为中心与邻近的淳安县方氏结成柳山方氏，此后又将

宗族组织扩大到另一相邻的绩溪县。”⑤但翻看乾隆十

八年（１７５３）修撰的歙淳方氏统谱可见，徽州之外的旌德
隐龙方氏赫然在目，可见其辐射范围显然比朴氏估计得

还要大一些。

关于隐龙方氏参与歙淳方氏会谱的时间，按照方象

瑛的说法，可能在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就已经开始参与：“至
今柳亭山真应庙灵爽式凭，凡承祀苗裔，或处江浙，或处

宣歙，合有二十五家，载在谱书，班班可考，而旌阳隐龙并

列其中。”⑥该跋没有收入康熙统谱，推测旌德方氏各支

派中只有隐龙方氏参与了歙淳方氏会谱，可见隐龙方氏

的支派意识觉醒得相对较早。

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号称考证严

密，参考４４种文献⑦。编撰者对各参与会谱支派进行严

格考据，对于未便确认者，单独列入《谱外宗支》，附于卷

末。至于歙西方村派，虽然曾赴工与祭，并有主纎祀真应

庙，但确定并非本宗之后，直接予以摈除，仅在《附考》中

略为提及，以备稽查⑧。

在此次会谱活动中，隐龙方氏总祠叙伦堂和支祠继

述堂、一经堂，一共获得三部钤印宗谱，占总数的１／２０⑨。

隐龙方氏攀附歙淳方氏大族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考

察隐龙方氏能顺利通过稽查的原因，至少有两点：

其一，会谱编撰者应该很清楚，所谓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真应祠宗支合同》记载的方氏分支，除部分可考

外，大多因历年既远，传写失真，无法考证明白，迁往旌德

隐龙的俊公派等几支甚至“多不符合，而讹误之由莫

考”⑩。但毕竟此合同系较为权威的文献，不可置之不

论。根据利益考虑，也很难拒绝宗族组织扩大的现实诱

惑，这在族谱中有着刻骨的解说：“收族归宗，实有重于

追源溯本。”瑏瑡根据真应庙会谱记录，会谱者最终还是接

受了参会支派频繁变动的现实，以洪武合同记载为参考

①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１《续修新谱序》。

②民国《隐龙方氏宗谱》第２册《隐龙基图·本邑屋
基》。

③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２０《领谱字号》。

④（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点：《新安
名族志》，黄山书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８—１００页。

⑤（韩）朴元説：《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歙县方氏的
个案研究》，第９３页。

⑥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２０《原跋》。

⑦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弁首《考证
诸书》，乾隆十八年刻本。

⑧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２０《谱
外宗支附考》。

⑨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２０《领
谱总号》。

⑩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１８《歙
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

瑏瑡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１８《柳
山十大派考》。

瑏瑢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１９《宗
人德生君传》。该传又收于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２０。

凭据，对包括隐龙方氏在内的一些世系莫考者予以接纳。

其二，隐龙方氏族人在歙淳方氏统谱修撰中发挥了

相当作用。方逢城，世居隐龙村，“业剞劂，精于钩

剔”瑏瑢，是著名的旌德刻工。乾隆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开

雕时，方逢城即赶来参加镌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压

轴的《谱成告庙文》后特别标注“黟侯五十九世孙旌德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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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逢城雕本”①的字样。会谱中除收录其父方芝的传

记，还有同属隐龙方氏的方正表和方观颜两位族人的传

记②。

由于方氏各派的始迁祖参差不同③，按照乾隆真应

庙会谱的规定：“旧谱悉以?公过江东为一世，今谱名曰

真应庙会谱，故始储公称一世。”④改立方储为一世祖，

其主要目的就在于纲化阖族秩序，以增强歙淳方氏联宗

的凝聚力⑤。隐龙方氏被视作洪武四年宗支合同的正统

代表，相当积极地回应了会谱要求。在民国支谱中可以

看到，新修隐龙支谱参考了真应庙谱的样式，很有技巧地

放弃始祖方雷，将之置入《原始世系》，并没有武断删除；

另立《始祖世系》，转奉方储为正朔⑥。在隐龙本村设立

的真应祠，直到民国年间尚设有专门的香灯世仆负责看

守⑦。值得一提的是，隐龙方氏在努力追求东南方氏群

体认同的时候，却与血缘更为亲近的旌德其他方氏支派

在始祖追溯方面渐行渐远⑧。

在嘉靖谱序中，隐龙族人方文易对东南诸方氏的源

流有所概括：“江南之方，大抵皆宗?也。而宛陵之人多

以苋为主者，以其守于宣耳。自宣而旌莫不以元荡为宗，

盖以元荡居于旌、墓于旌、子孙繁衍于旌故也。纷纭旁

午，祖述不一，迨细稽之，皆本之一人而已。”⑨在方文易

看来，江南方氏、宣州方氏与旌德方氏在世系追溯上的差

异，其实并非宗族联合的障碍，同宗共族的集体认同和现

实利益的引导，才是隐龙方氏与徽州方氏寻求联宗的驱

动因素。同理，旌德方氏各支派的统宗行为，也是出于相

似的考虑。

明末清初以来旌德方氏各支派实力的消长，促使隐

龙方氏寻求新的象征资源，以便维系大宗的地位和影响

力。隐龙方氏选择参与歙淳方氏会谱，在世系上做了调

整，获得了东南区域方氏群体的认同，这对于提升隐龙方

氏在方氏族内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有助于扩大旌

德方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四、结论

地域竞争的压力和歙淳方氏合修柳山真应庙统宗祠

的示范效应，刺激了宁国府旌德县方氏宗族的统宗需求。

在方璇派华坦方氏和方盈派隐龙方氏尚文坊支等实力支

派的支持下，通过康熙年间重修家谱和乾隆年间兴建统

宗祠来整合宗族。为维系宗族团结和加强控制，出台了

一些鼓励和制约规则，雍正年间确立的十年会谱一次的

规定得到严格遵循，直至太平天国战乱到来时才终止。

但伴随着山区开发的进程，各派发展情况出现差异，促成

支派意识凸显，反过来影响旌德方氏的整体认同，使得旌

德方氏重修统宗谱的行为却难以维系。

作为大宗的隐龙方氏，要确保在旌德方氏众多支派

中的优势地位，首先面临的是支派内部的整合要求。隐

龙方氏内部各分支的关系，随着实力消长而发生变化，隐

龙本村并非总是占据优势地位。经过一系列宗族整合，

至民国初年，隐龙本村重新获得对隐龙方氏的主导权。

此外，隐龙方氏还面临着支派间的竞争。明末清初以来

各支派实力的消长，促使隐龙方氏寻求新的象征资源，以

维系大宗的地位和影响力。隐龙方氏选择加入歙淳方氏

真应庙会谱，利用洪武四年《真应祠宗支合同》的文献记

载和隐龙族人在真应庙会谱修撰中发挥的作用，顺利地

通过稽查，在歙淳方氏会谱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

①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２０《谱
成告庙文》。

②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１９《见
池方公传》、《城山方君传》。

③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１８《纶
序世次总目》。

④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 １《凡
例》。

⑤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 １《正
误》。

⑥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３《世系》。

⑦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２０《家仆姓名》。

⑧如华坦方氏奉方叔为始祖，并在世系上与隐龙方
氏多有龃龉。参见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１《华坦
方氏历代统宗世系图纪》。

⑨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１《嘉靖年原序》。

隐龙方氏与徽州方氏发生联宗，对于歙淳方氏而言，

是将其宗族组织扩展到范围更大的区域，扩大了歙淳方

氏真应庙会谱的地区影响力；对于隐龙方氏而言，获得了

东南区域方氏群体的认同，有利于维系其在旌德方氏族

内的大宗地位，也提升了方氏宗族在旌德地方的影响力。

从隐龙方氏的角度来分析加入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的背

景因素，可以观察参与歙淳方氏会谱各支派的内部差异

性，以及毗邻徽州的宗族与徽州宗族在会谱活动中所展

现的利益动机，从而对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有更全

面的认知。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徽州

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研究》（０７ＣＺＳ００９）和安徽
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清末徽

州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ＳＫ０４５ＺＤ）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　甜（１９８５－　），男，安徽广德

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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